
杂志社编辑马有余，
南京白下区人，讲一口地

道的老南京话。某日他值
班，接到个长途电话。
“编辑同志，我是个

作者，有篇稿子想寄给
您指正。请问贵姓？”
“免贵姓马。”
对方听成了 “免贵

姓 mǔ”，有点疑惑：
“什么‘mǔ’？”

“‘千军万马’的
‘马’。”马编辑不但念
“马”为“mǔ”，“军”
又念成了“jīn”。

那位作者愣了一下，
心中估计是形容家里富
有的词，试探着问：“千
金万亩？”
“对！”
听筒那头嘀咕：“有

点怪怪的。”继续朝下
问：“请教大名？”
“有余。”不待对方

再问，老马一口气报下

去，“‘有无’的‘有’，
‘多余’的‘余’。”

问题又来了：“‘多
疑’的‘疑’？”
“不错，不错！”

“哟，您的名字也怪
怪的。好，谢谢！”

老马撂下电话，心中
纳闷：“很平常的‘马有
余’，有什么怪怪的？”

过了一个星期，老马
看到一封来信，信封上

端端正正地写着：“亩有
疑老师亲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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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宾馆电梯的门就
要关上，我紧跑几步冲了进

去，险些被夹住，电梯随后
开始往下降。我定了定神，
一抬头，发现电梯里的一男
一女都是我单位的同事，男
的是大黄，女的是小许，他
们上宾馆干什么？
“是你，胖子？”大黄的

神情似乎有些异样，他肯定
想不到会在这里见到我，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外地的老同学出差

来南京，就住在这里，我来
看看他。”我也觉得非常尴
尬，余光瞥见小许的头仰
着，像是在看楼层指示灯。
“噢，我们也是过来看

人的，以前工作中认识的
人。”大黄说。

好在楼层不高，两句话
刚说完，电梯便到了一楼。

我逃也似的出了宾馆，一回
到家就把这事告诉老婆了。

老婆说：“又不是你做了什
么见不得人的事，你慌张什
么？”

我说：“我就觉得，这
事儿让我撞见挺晦气的。万
一让人知道了他们之间的
事，就算不是我说出去的，

他们也会怀疑我啊。”
“你管好自己的嘴，别

人怎么说你也管不了。”老
婆说，“只要你不说，如果

别人知道了，那肯定是别人
看见了什么，怎么也扯不到
你头上。”

第二天上班，小许看到
我，竟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

第三天上班，正巧在路

上遇到大黄的老婆，我躲着
她走……

第四天上班，在走廊上
与大黄迎面相撞，大黄说：

“那天你出了电梯跑那么
快干什么，我们正好要去吃
饭，想把你喊上，转眼就找
不着你了。你小子，不会是
做贼心虚吧……”

回家吃晚饭时，我把这
事说给老婆听，老婆说：

“人家根本都没把碰见你
当一回事，你心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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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我和老公到朋
友家聚会。酒过三巡，有

人挑起了男人在家地位
的话题，男同胞们就借着
酒劲直倒苦水，弄得一旁
的老婆们都非常尴尬。

大伟叹了口气，率先
说道：“唉！我在家最没有
发言权，只要我一张嘴，

不是女儿训斥就是妻子
数落，你们说说我有什么
地位？”

大伟的话音刚落，小
李又接着说：“你那还是
好的，总算有人理你，我在
家还不如那条宠物狗呢！

狗一叫，我老婆立马就过
去问：‘宝贝，怎么啦？’我
就算说上半天也不会有人
回应，伤自尊啊！”
“别管数落还是不

理，你们总可以把话说出
来，我倒好，这边还没开

口，那边老婆眼睛就瞪得
像鸡蛋……”华军的话没

说完，他老婆就恶狠狠地
在他大腿上拧了一把，疼

得他一个劲地吸气。
说实话，无论在家如

何，哪个女人也不想在外

面落下这样的名声。轮到
老公发言时，我捏了一把

汗。只听老公说：“你们哪
个都不如我，我在家最有
发言权。我说话的时候，

你们嫂子都是静静地听，
从来都不插嘴。”我心中

大喜，不想老公立马又补
充道：“不过，那只是在我
说梦话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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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刚进办公室，就
听见同事小王心有余悸地

在讲述他家昨晚来小偷的
事：“你们不知道那小偷
胆子有多大！我从梦中惊
醒，猛然看到床旁站着个
黑影，吓得叫了一声，那小
偷竟然不慌不忙地说：
‘不好意思，把你给吓着

了。’没等我反应过来，他
就溜走了。”

我们问：“小偷是从哪
儿进屋的？”小王说：“从大
门啊，我家装的800多块钱
的防盗门，轻易就被他搞开
了。”老顾说：“这防盗门，

也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
的。高明的小偷，什么样的
锁都会开。特别是现在快过
年了，小偷作案也频繁了，
还是小心一点好。”大家都
点头称是。

巧的是，中午老公打电

话跟我说，他要到外地去办
事，后天才能回来。想起早
上的谈话，我一下子紧张起
来，老公安慰我说：“没事
的，你把大门反锁好，再把
房门关好。”

到了晚上，我逐个儿把

房间阳台检查了一遍，确信
家里没藏人，又从阳台上找
出那些打算卖废品的易拉
罐，从大门口一直摆到房门
口。看着我的杰作，我得意
地笑了：就算那小偷进了
屋，黑暗中碰倒易拉罐，乒

乒乓乓的响声也会把他吓
跑，根本不需要我与他正面
交锋。

半夜里，突然听到易拉
罐一连串被碰到的声音，我
心里一惊：不好，还真进小
偷了！竖起耳朵再去听，又

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小偷究
竟走没走呢？急中生智，我
壮着胆子大声说：“老公，
刚才好像有声音，你起床去
看看。”没想到老公应声答
道：“你都弄了些什么破玩
意儿，把我绊的。”

原来老公提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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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是秘书出身，一
辈子舞文弄墨，总算熬到

了退休。闲来无事，他便在
一个网络论坛上 “安了
家”，每天上网写写东西，
与网友们打打笔墨官司，
一来二去，也就成了网虫。

老张每天早晨起床，
伸个懒腰，对老婆说的第

一句话是：“我上线了。”
晚上临睡时，打上一个大
大的哈欠，倦倦地对老婆

说：“我要下线了。”老婆
见怪不怪，笑笑了事。

一天，老婆去参加老
年大学的 “一日游”活
动，老张懒得做饭，便来
到一家小餐馆，点了两个
小炒、一碗米饭。他环顾
四周，见小饭馆里座无虚
席，便笑着对老板说：“你

这儿的 ‘点击率’ 挺高
嘛。”老板把“点击率”听
成了“点鸡的”，便回答

道：“我这儿的红烧仔鸡，
味道确实不错的，您要不

要来一份？”老张笑着摇
摇头，没有多加解释。

老张点的两个小炒
端上来了，一个是爆炒腰
花，一个是香菇青菜。老
张尝了一块腰花，说道：
“不错，不错，应该‘加
精’。”老板听了一愣，转

身到厨房拿来一个小瓶
子，想要往那盘爆炒腰花
里洒。老张说：“这是干嘛
呀？”老板回答：“您不是
叫我加点味精吗？”老张
呵呵地笑了。

老张吃了两筷子香菇
青菜，觉得味鲜菜嫩，于是

指着这盘菜说：“很好很
好，值得‘收藏’。”老板
一听，忙拿来一个一次性
饭盒，老张知道又误会了，
赶忙说：“先别装。”

老张吃完走人，服务
员小姐礼貌地说：“您慢

走，欢迎以后再来。 ”老
张点点头，说：“你这个小
店不错，‘加为好友’。”
说完，就踱出门去。

服务员小姐在背后
嘀咕着：“吃一顿饭就想
泡妞，没门！”

我儿子刚出生时，
他爷爷一激动，就给他

起了个异常复杂的名
字，笔画多得吓人。开始

我们也没觉着这有什么
问题，可等儿子上了小
学一年级，就因为名字
笔画多，让他在第一次
考试中吃尽了苦头。

那天，儿子参加数学
考试，他是个慢性子，吭

吭哧哧地刚做完试卷，老
师就说时间到了，让大家
检查一下名字写没写。儿
子一看，名字那一栏还真
空着，于是赶紧写。可怜
他才憋出了一个 “顾”
字，老师就说：“时间到

了，我说‘一、二、三”，大
家就不要再写了，把卷子
交上来。一、二……”

我那儿子可真老实，
老师说要停笔就停笔，看
来后面两个字，他是无论
如何也憋不出来了。他急
了，“唰唰”写了两笔，就

把卷子交了上去。
等到发卷子时，老

师一个一个地喊人上去
领卷子，喊来喊去，别的

同学都领到卷子了，唯
独我儿子没有。直到最
后，就听老师喊道：“顾
一二，上来拿卷子，怎么
还有家长给孩子起这种
名字……”

那天逛街时，看到一家
店正在搞促销。“你们看，

我们这里卖的丝被，薄薄的
一床就足以过冬了。这几天
是厂家在搞宣传，可以打八
折……”营业员自豪地说。

是吗？看那丝被的厚度
不过相当于一件羽绒服，盖
着就能过冬？真是神奇啊。

旁边有人不假思索地买了，
气氛顿时被渲染起来，我也
买了两床。

回家之后，不顾老公将
信将疑，我执意要体验一下
丝被的温暖。结果第二天，
我们都去医院了。

“你们说一床被子就
可以过冬的……” 我去那
家店兴师问罪。
“你们那里停电了？怎

么没有开空调啊？开空调，
温度打到26度，盖一床丝
被肯定不会觉得冷……”

营业员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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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间，小龙借故尿
急，到外面转悠了一圈。

已经连续紧张工作两星
期了，经常有人借此名义
外出偷闲，大家也司空见
惯了，不去理会，脑子里
却在想，是不是自己也该
上一次厕所了。

可小龙这一次和往

常回来时的神情不一样，
竟然脚下踱步，嘴里吹口

哨。我们都以为他疯了，
继续埋头苦干。小龙见大
家不理他，清一下嗓子，
一字一顿地说：“我有好
消息。”谁信啊，不是真的
尿了一泡就是抽了根烟
回来，厕所里不会掉有钱

包，香烟又没有积分中
奖，有什么好消息。

大家还是不理。小龙
提高几个八度宣布：“明
天停电！”

大家一阵欢呼。
“谁喊的？”经理问。

谁也没出声，一片死静，
大家对连轴转的工作方

式敢怒不敢言。
“东东去门卫那里核

实一下，怎么会这个时候
停电。”经理说。

东东回来了，确认停
电是真的，因为要整修电

网，停电一上午，通知都
写出来了。

经理推了推眼镜，噌
地站起来：“明天上午放
假！给大家松绑，我也累
得一塌了。”

大家又是一阵欢呼，

小龙说：“早该停电了
……最近，人家都以为我
们这儿流行前列腺炎，怎
么排队上厕所……”

L

M

N

O

P

Q

R

Q

S

T

U

V

WXYZ[\

]

^

_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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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家商场当保
安，那天，一位老太太气

喘吁吁地跑过来对我说：
“同志，我捡到一个钱包，
可等了半天也没等到失
主，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你们帮着找找吧。”

我刚接过钱包，老太

太转身就要走。我急忙
说：“大妈，我代表失主先

谢谢你，请你留一下姓名
吧。”老太太听后，急忙摆
摆手说：“我看就不必了
吧。”我进一步解释说：
“我们这里也有规定，代
收失物必须留下拾金不

昧者的姓名。”老太太皱
了皱眉头说：“怎么这么

麻烦？早知道这样，还不
如不交给你们。”

我看老太太很不情
愿留下姓名，于是就说：
“大妈，留下姓名也没什
么不妥，其实它跟做好事

不留名一样受到人们的
尊敬。”老太太叹了一口

气说：“小伙子，其实你并
不明白我的意思。受不受
人尊敬那是其次，我担心
的是，假如我留下姓名，
万一失主说少了钱，我又
怎么说得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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